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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共“一大”会址的确认
解放初，上海市委经过艰苦认真的查证，终于逐步弄清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兴业路）106、108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核实这个面坊确是“一大”会址后，对此进行了初步修缮，并在《解放日报》披露了这个消息，1954年3月，曾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当年望志路106号的女主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接近于原貌。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召开的，而李达曾说是在楼上开的。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因而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1956年春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来到兴业路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老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本刊专稿】
寻觅黄骅烈士女儿的经过
王新华
河北省黄骅市是以一位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抗日烈士——黄骅的名字而命名的。60多年过去了，外界对这一名字的来历或已不详，但黄骅人民却一直怀念着这位英雄。英雄已去，是否留有子女，他们是否还活着，又在哪里？怀着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我从1992年开始，往返大江南北，坚持不懈地寻找，终于完成了我十多年的夙愿。

收集资料引发烈士后代之谜

1941年4月，抗日烽烟正浓。老红军出身、身经百战的黄骅受命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在新海县(今黄骅市)一带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不幸的是，1943年6月30日晚，正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召开军区侦察通信工作会议时，黄骅被叛徒射杀，壮烈牺牲，年仅32岁。

1945年9月，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新青县（新海县）改称黄骅县，从此，烈士的英名与曾经战斗过的热土合为一体，1989年黄骅撤县建市。

我是1934年生人，经历了残酷的抗日战争年代。当年，黄骅同志经常带部队在我居住的新海县张皮庄村（今属海兴县）驻扎和出入，包括他的家人。黄骅同志牺牲的噩耗传到我村时，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人们对他的妻子儿女担心——叛徒是否还会下毒手？
烈士的遗体曾经秘密掩埋在距我村3华里的山坡下。上小学时，老师向我们讲过大赵村惨案的一些传闻，也曾带我们去给烈士扫过墓；知道黄骅同志是八路军的一位能攻善战的将领，为救国救民而牺牲，所以我从幼年对这个人物就充满了神秘、好奇和崇敬；对他妻子儿女的下落
也一直牵挂心间——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否知道这里有个以她的夫（父）
命名的县城？如果能找到他（她）们，该是对烈士多么好的慰藉啊！　

1984年，我参加了河北省召开的文学创作会，省委号召全省文艺工作者吹响革命的号角，歌颂时代，写英雄，唱英雄。我当时就想：如能成功地塑造黄骅同志这一英雄人物，对激励人民、教育后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唤起人们在新长征中的革命斗志，一定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但是塑造好黄骅同志的英雄形象，必须掌握大量史料，必须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提炼，而且这些史料越详尽、越细致越好。1979年，我加入了河北省作家协会，省级作协会员给二年的创作假，我便利用这段时间，深入生活，调查研究。我本着先近后远的顺序，循着黄骅烈士的足迹，先走访了渤海沿岸部分县市和渔村，走访了我县以及周边各县的一些城镇和农村，访问了许多老渔民、老农民、老干部。当时急切的盼望，如果能找到黄骅同志的妻子儿女，那才是更详尽更具体的活资料。而且，身为黄骅人，也应找到他们，告慰英灵。
　　1984年秋，黄骅县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征集党史资料，一大批抗战时期的老同志聚拢一起。我抓住这一机会，搜集到许多有关黄骅同志的历史资料，也了解到有关烈士后代的一些细节问题。几个老同志回忆说，黄骅烈士牺牲时，他妻子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哭，很可怜。但是以后具体下落地址谁也说不清。黄骅有妻子、后代！为此，我先后访问了在冀鲁边区、渤海军区工作过的几十个老同志，但仍然没有找到黄骅妻子和孩子的线索，难道她们后来也遇害了吗？

1988年我到青岛，找到了原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辛国治，他说：黄骅牺牲时，中共新海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叶尚志现在上海，他可能知道黄骅妻子的下落。1992年我成行上海，几经辗转见到已从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任上离休的叶尚志。他说，黄骅确有妻子，姓顾，其他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个线索，黄骅的妻子怀孕时，当年的县妇联主任李慧负责照顾她，而李慧，也在上海。

李慧同志那年已83岁，因严重的心脏病正在医院治疗。我说明来意，她很高兴。李慧清晰地回忆，黄骅的妻子叫顾兰青，与黄骅年纪相仿，当时在边区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生过三个孩子，大的是个儿子，托养在老乡家，后来找不到了，估计是被叛徒灭后；二女儿也托养在老乡家，当时黄骅烈士牺牲时顾兰青抱着的是小女儿，刚出生不久。后来可能落在了杭州，改嫁了。

我兴冲冲地赶到杭州，查询了当地省市党委、政府、妇联、医院等有关部门，都没有顾兰青这个人。

 随后我又先后去了昆明、贵州、重庆等地，问了好多老同志，但都不知道顾兰青的下落。原来，顾兰青为了纪念黄骅，已改名为王毅(南方口音“黄”、“王”不分，“毅”是“忆”的谐音)，且早于14年前去世了。

烈 士 原 藉

 一晃十多年过去，我虽已退休，但寻找黄骅后代的愿望一直保持。我分析，因为年龄的关系，顾兰青可能不在人世了。2005年，我通过黄骅市政协与黄骅烈士原籍湖北阳新县政协取得联系，对方反馈过来的信息说，他们也找过，黄骅同志的确是没有后人了，在家乡只有一个侄孙。这个消息让我很失望。

黄骅市委、市政协的一些领导很支持我，宣传部长张建华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是否可从档案上下手找找线索？这个主意让我眼前一亮，开了介绍信就去了山东，到济南军区、民政部门查询黄骅烈士的档案，但查遍了，没有踪影。有关同志对我说，黄骅烈士牺牲时，战火纷飞，就是有档案也可能丢失了。不过我这次没有白跑，找到了一本发黄的《中华著名烈士200人》，其中有许多关于黄骅烈士的珍贵资料。在济南，我特意去了黄骅烈士安葬的英雄山追悼英烈。
是“刘良明”，不是“刘良民”

就在我苦寻无门的时候，无意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把写成的黄骅传记送给当地一些老同志看，一个叫李金伦的老干部知道了我想寻找黄骅的妻子、儿女的事，把头一拍说：“我了解一些，顾兰青后来改了名字，是两个字，可能是叫王什么。”

原来，李金伦上个世纪50年代曾在县委工作过，黄骅县委曾派人找过顾兰青，所以知道了一些情况。当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老干部邢文俊也证实了李金伦的说法，他回忆起来，顾兰青改嫁的丈夫是在浙江省工作，好像是机械厅？

听到这个消息，我如获至宝，于2007年6月初，自费再下江南。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子女和老友们不放心，让老伴陪着我一同前往。

一路奔波，我们先到了黄骅老家湖北阳新，找到了黄骅在老家惟一的亲人——侄孙黄兹达。黄兹达也多年寻觅，他确切告诉我，经多年寻找，黄骅的确没有后代了。

阳新县委党史办的陆泉生同志，是专搞黄骅资料的成员，早年他到杭州曾见到顾兰青和她改嫁的丈夫，肯定地告诉我，顾兰青改名叫王毅，在浙江省委工作，已经去世；改嫁的丈夫叫“刘良民”，曾任浙江省机械厅厅长，但他（她）们都说黄骅没有后代了。

我对黄骅三个子女都不在人世抱怀疑态度，决心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决定亲自到杭州，即使子女不在世，也要问个究竟。到了杭州，我找浙江省委、找政协，一个小地方来的老者，人生地不熟，光跨进省级机关的大门就费了好多周折。我找浙江省机械厅，但这个机构已经不存在了；找到了机械厅可能合并的部门——轻纺厅，但也没有查到“刘良民”这个人。

我在杭州住下来，和老伴在浙江省有关部门间奔波，一次次等待、打问都没有结果。最后，我把希望寄托在浙江省老干部局。我想，“王毅”、“刘良民”都是老红军，老干部局应当有记载。但去了两次，都没有等到有关人员。第三次到老干部局，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人，查电脑资料看看。”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对我说，查到一个“刘良明”，曾任浙江省机械厅厅长，没有“刘良民”。我很高兴，“那肯定就是他，一定是南方口音我分不清。”

老干部局的詹同志经过多方联系，随后拨通了刘良明儿子刘鲁新的电话，说有他父亲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刘鲁新很兴奋地说，他正在江西上饶办事，马上往杭州赶。

弟弟诧异：姐姐咋成了黄骅的女儿

 半天之后，刘鲁新和她姐姐刘鲁彬敲响了我在宾馆的房门。一见刘鲁彬，我在心里点头，这女人的长相很像黄骅，眉眼和黄骅简直是一个模子刻的！我刚说明来意，刘鲁彬马上激动地说：“我就是黄骅的女儿！”一旁的弟弟刘鲁新很诧异：“姐姐，你怎么成了黄骅的女儿？”

刘鲁彬吐露了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秘密：她原来叫王鲁滨(“王”、“黄”当地同音，“鲁”黄骅市旧属山东，“滨”是海滨之意，现在看也是顾兰青为纪念黄骅为她取名)，上小学时，父母却给她改为姓刘，滨改为彬。刚有记忆时，乡亲曾带她在一个小山坡下，明确的说是给爸爸上坟（黄骅牺牲后曾在小山山坡上埋了10年）。她母亲后来曾常说起：有时说你爸爸、有时又说黄叔父牺牲在山东一个县，后来改为黄骅县，叫我长大去黄骅县看看。

1953年，组织上把寄养在山东的姐姐找回来，叫王延冰(冬季生于延安)，两年后因恶性肿瘤去世。她和姐姐长得一样，和四个弟妹都一点也不像，和小妹妹刘新南血型都不一样。

“文革”期间，母亲被诬出卖黄骅，遭到毒打，1967年就半身不遂，病重时曾明确暗示她“你是黄骅的女儿”。刘鲁彬也理解过去之所以不告诉她，是怕影响与继父和弟弟妹妹的关系。所以阳新和黄骅方面来人访问子女情况也没告诉实情。

1977年，母亲去世，刘鲁彬把这个秘密深埋心中，因为她是四个弟妹的姐姐，也怕继父不高兴。2000年继父去世，她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电视报纸上一有黄骅市的消息，她就激动。但因为年事已高，而且经济上比较拮据，北上黄骅的愿望几次搁浅。她也担心，自己找去，黄骅市是不是认可？

刘鲁彬初中毕业后，曾下乡8年，后随丈夫到青海一家工厂当工人，为照顾杭州生病的母亲，她不得不退职在杭州经商，但被骗得血本无归。后来，她在饭馆包过包子，当过钟点工，有一子一女。儿子现在青海当工人，曾下岗。女儿在杭州一家银行，生活尚可。目前，她和老伴在杭州生活，自己没有养老保险，依靠丈夫每月1500元退休金租房过活。

刘鲁彬说，如果不是黄骅来人，她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到父亲牺牲的地方看看了。

黄骅女儿“回家”

2007年6月27日，黄骅烈士牺牲64周年前夕，刘鲁彬回到黄骅，当地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她。黄骅市五套班子全体出动，群众万人空巷，附近县市领导也纷纷来祝贺。黄骅人奔走相传，心潮起伏，都像找回了一位久违的亲人。在黄骅牺牲地、刘鲁彬出生地以及黄骅烈士战斗过的每一地方，刘鲁彬都流下行行热泪。

在黄骅人看来，刘鲁彬高音大嗓，直爽豪迈，颇有乃父风采，这位南国女儿竟像本地的女子。刘鲁彬感动，黄骅人重情重义；更感欣慰的是，父亲的热血已浇灌出富饶祥和之花，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这片热土，如今已成河北省环渤海经济圈上的璀璨明珠。

几天后，刘鲁彬依依不舍地返回杭州。行前她说，会常回家看看，这是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
                          （作者系黄骅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史料求证】
关于马本斋几则史实的考证
刘继堂
马本斋，河北省献县人，回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回民义勇队，
抗击日本侵略军。1938年率部队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1944年2月7日病逝。 

近年来，党史界对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获得了一批新成果，但对他的生平事迹尚需进一步研究考证。我就所知，提出自己的管见。 

一、马本斋的出生时间 

人民出版社《不屈的共产党人》刊载的《民族英雄，吾党战士——马本斋传略》一文写道：“马本斋，原名守清，回族人，于190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三，笔者注）诞生在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辞海》一书《马本斋》条目中，是1901年出生。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访问了马本斋的胞弟马进坡。马进坡夫妇回忆说：“二哥本斋是属虎的，腊月初三的生日，说正月初三不对，因为母亲和二哥都是腊月的生日，我们不会记错。”我认为马进坡夫妇的回忆是可靠的。据此说推算，马本斋出生的时间，应是1903年1月2日。 

二、回民义勇队成立的时间 

《马本斋传略》中写道：“1937年10月，回民义勇队打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按此说，回民义勇队的成立时间应在10月或以前。据我考证，应在1938年初。依据是： 

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2期刊载的《抗日战争初期献县各类武装概述》一文指出：七七事变后，激发了马本斋保家卫国的热忱，决心投入这场反侵略战争中，为抗日救国而斗争。开始在史省三部第三大队当参谋长，看到这支部队成分复杂，作风腐败，难成抗日大业，不久离去。马回到家乡，被邀请到张大马训练乡团。该团于1937年9月由共产党员张得馨和马本斋共同组建，张负责政治，马负责军事，极为严格认真，意欲组建一支训练有素、抗日杀敌有所作为的军队。1937年12月，张得馨连同骨干六、七人，不幸被邓庄反动武装头子邓四惨杀，乡团随即瓦解。1938年春，马本斋发动回民奋起抗战，以回民为主，组织了抗日武装，称回民义勇队，亦称回民抗日自卫队。 

②《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刊载的《白文冠——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一文指出：1938年初的一天，天还没亮，日本鬼子、汉奸闯进东辛庄，大肆烧、杀、抢、掠。倔强的马母，把二儿子本斋和三儿子进坡叫到跟前说：“这人命绝不能白搭，你们要报这个仇呀！”本斋听了娘的话，咬着牙说：“抗日救国保家护庄是我们的责任，鬼子汉奸敢骑在咱脖子上拉屎，咱就敢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村里的小伙子们也都凑到跟前，纷纷要求本斋组织队伍，跟敌人干。本斋明白了母亲的话，便拿出他收藏的原从旧东北军带回的二十响净面匣子，站在高处对周围的小伙子们说：“兄弟们，你们怕不怕？!”青壮年们挺着胸齐声回答：“你说怎么干吧！我们听你的指挥。”马本斋斩钉截铁地说：“抄家伙，拉队伍！”就这样，东辛庄60多人的穷苦回民揭竿而起。从此，在冀中平原上出现了一支英勇的回民抗日武装队伍。 
③马进坡回忆说：七七事变后，献县一带杂色武装蜂拥而起，出现
了“主任遍天下，司令赛牛毛”武装割据的混乱局面，二哥本斋忧国忧民，想组织抗日武装。这时，商家林的“义勇军”师长白七来请，我和二哥到那里住了一宿，一看是支土匪部队，根本不是抗日武装，就回来了。不久，六路军三大队长周朝贵来请，二哥见不出来不行，就到周部当了参谋长，我当护兵。这支部队成分很复杂，纪律败坏，鱼肉乡里，残害百姓。本斋见此情况，决定离开。部队移驻沙洼村时，二哥让我回家告诉母亲写封信，说是父亲病重。信交给周朝贵后，我们就请假回家，再也没有回去。后来去组织张大马乡团，受挫后回家，组织本村回民成立了六七十人的抗日武装。 

三、东辛庄伏击战 

《马本斋传略》中写道：1937年10月，回民义勇队打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在东辛庄下游约20多里的沙河（桥）镇，是敌人的一个据点，驻扎了200多鬼子和伪军。一天，50多个鬼子、伪军乘着汽艇，顺子牙河逆流而上，开到东辛庄来了。回民义勇队埋伏在子牙河大堤的柳树丛里。马本斋盯着敌人进入我伏击的火力网内，将手中的盒子枪一扬，喊声“打！”顿时，土枪土炮轰鸣，铁砂铁片呼啸，敌人还没有闹清怎么回事，便惨叫倒下。这一仗，回民义勇队缴获了十几支三八大盖枪和一门迫击炮。 

据我考证没有此次战斗。依据是： 

①据《七七事变》一书和日本参谋本部编写的《中国事变陆战史》记载：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铁路和子牙河大举南侵，其参战部队是华北方面军所属的第十师团、第一○九师团、第十六师团，并没有伪军。这时，日军只占领津浦铁路沿线城镇，无暇顾及广大农村，更没有安设据点。 
②阎均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刊载的回忆录《河间县联庄会
的始末》一文说：七七事变后，日寇沿平汉、津浦线长驱南下，中路沿着子牙河向南推进。8月下旬（农历），进入河间县界。月终的一天早上，敌人分三路向沙河桥进行迂回包围。侵略军进村，大肆烧、杀、抢、掠。敌人南侵数天后，我们回家，只见人和牲畜尸体遍野，房屋大部烧毁、炸塌。进村后看不见人，凡没有逃出去的村民都被杀死。10月，河间县联庄会应运而生，我在大汉村总队下属的沙河桥大队部当通讯员，驻沙河桥镇上。 

③据《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刊载的《冀中回民支队大事记》和《冀中八分区抗日斗争大事记（未定稿）》记载：1939年1月24日，沧县敌伪军千余人向西北进犯，当晚进至沙河桥一带，经过激战，回民教导总队撤出沙河桥。次日，占领河间县城。相继在沙河桥、柳洼、小店、束城等村镇安设据点。 

综上所述，日军占领沙河桥镇，大肆烧杀抢掠后撤出，没有安据点，也没有驻日伪军，而是联庄会大队部的所在地。当时，马本斋正在张大马训练乡团，回民义勇队还没有成立。沙河桥安据点，驻扎日伪军是在1939年春。因此，东辛庄伏击战之说不能成立。 

四、马本斋任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兼回民支队司令的时间
    《辞海》一书《马本斋》条目中写道：“1942年6月任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兼回民支队司令”。据我考证，马任此职的时间应是1942年10
月，而不是6月。根据是： 
① 据《冀中回民支队大事记》记载：回民支队是1942年7月初由
冀中越过运河、津浦路，到达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随后又根据吕正操
司令员从冀鲁豫根据地发出的电示精神，于9月初进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9月中旬到达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地区——范（县）观（城）濮（县）一带，归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指挥。10月初，回民支队又奉命进入鲁西地区（三分区）。这里是回民聚居的地方，马本斋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地区，以保障部队的供给和发展。政治委员张同钰向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作了汇报，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决定，马本斋兼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原三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改任副司令员。 

②原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回忆说：1942年“初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的命令，要我回军区面谈。杨司令亲切地询问了三分区的斗争情况，然后说，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命令，冀中的回民支队，经冀鲁边转战，现在来到了冀鲁豫，军区决定回民支队到三分区去。……又说：‘健民，你是老党员了，军区考虑回民支队原是冀中吕正操司令那里的部队，到我们冀鲁豫来算是客军，马本斋同志又是位回族同志，所以组织上决定叫马本斋兼任三分区的司令员，你改任副司令员。’我说：这有什么关系，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和马本斋搞好三分区的工作。” 

③据《冀中领导机关新配备》（存中央档案馆）载：1942年6月8日，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在反“扫荡”战斗中牺
牲。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任命马本斋为冀中军区第
八军分区司令员（未到职）。 

五、马本斋病逝的地点 
    《辞海》《马本斋》条目中说：“1944年在山东莘县病逝”。我认
为马本斋病逝地点，是河南省濮阳县，不是山东省莘县。根据是： 

①1944年4月10日《解放日报》的报导是“2月7日病逝于军区后方医院，……当天军区即赶送马司令员遗体到鲁西北的回民中心地——张鲁集安葬。……8日下午，灵柩进入鲁西的南峰县境，……当日黄昏到达张鲁集。……9日11时，举行了公葬。” 

②《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第21辑刊载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回民支队》一文中说：1944年“1月中旬接到保卫延安的命令。部队当即奉命集中到范、观、濮一带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马本斋同志的颈椎部突然生了一个小疮（对口疮），疼痛难忍，迅速恶化。先经三军分区李医生手术治疗无效，当即又转送军区后方医院（当时驻濮阳小屯村）抢救。杨得志同志亲自去医院探望马本斋同志，传达中央的决定。马本斋同志坚决要随军出发，经杨得志劝说同意暂时留院治疗。回民支队留下司令部的管理员齐敬三、警卫班长张兆勋、警卫员马国柱三位同志以及马本斋的家属，协助医院照护马本斋同志。” 

③齐敬三回忆说：“1944年2月7日，本斋同志病故于军区后方医院。地点是濮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叫什么村名记不清楚了，逝世后即由军区派人主办丧事。当时家属提出要把遗体安葬在鲁西北莘县张鲁集镇。这样就由军区派一个连武装护送到张鲁集去开追悼大会，最后葬于张鲁集镇村南三里许的地方。上级派我留下照顾司令员及其家属。司令员病逝前后连同追悼大会，我都参加了。” 

（作者系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沧州英烈】
渤海之滨的丰碑——黄骅
黄骅，原名金山，学名为有，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良上村。1926年5月投身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教员。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部长兼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副支队长、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任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作战勇猛顽强，灵活果断，在打击国民党反共军队及日伪军的进攻中，取得了赫赫战果。1943年6月30日晚，在新海县（今黄骅市）大赵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时，被叛徒冯冠奎（原军区手枪队队长），受叛变革命的原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指使，率多名贴身队员闯入会场开枪射击，当场牺牲。时年32岁。为纪念黄骅烈士，1945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将新青县（新海县与青城县合并而成）命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
回汉民族的气节楷模——马本斋
马本斋，回族，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今本斋村）。早年投身奉军，逐级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返乡。全面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初在家乡自发组织回民义勇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同年6月加入八路军，任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总队长，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任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率领这支回民抗日武装，转战于冀中平原，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伪据点，截获敌伪物资，屡建战功。1942年反“扫荡”时，率部机智躲过敌军合围，于9月迂回至冀鲁豫平原，后任冀鲁豫军区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1944年2月7日病逝于河南省濮阳县小屯村军区后方医院，终年41岁，安葬在鲁西北回民中心地——山东省莘县张鲁集村。3月17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送了挽词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的挽联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联是“壮志难移，汉回民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1953年经上级批准，将其出生地命名为本斋村，并定为乡政府所在地，名为本斋回族自治乡。
【编者读者】

编者按：清明节到来之际，本刊第10期刊登了姬建民题为《亵渎先烈就意味着背叛》的特稿，在一些老同志和读者中引起较强反响，来信或来电表述感想，表示支持。现将原行署副专员沈志鸣给作者的信全文刊发，并对老领导及广大读者给予本刊的支持和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志鸣给姬建民的信

建民：

你在《鉴政沧州》上发表的“亵渎先烈就意味着背叛”这一篇文章，我一气连读了三遍。我不懂文艺评论，我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东西，例如你提到的《大众电影》上那篇怀疑董存瑞烈士的东西、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石耿立著的《遮蔽与记忆》一书中关于赵一曼烈士的那些狗彘不如的东西、北大副教授阿忆写的污蔑刘胡兰烈士的博文，还有那位大言不惭地以懂得战争逻辑的身份、指出邱少云烈士事迹的“可疑之处”的廖忠明老师的那些“精辟”见解。但是当我读了你的文章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大的问题。你的论点很明确、很正确，论据也很有份量。我建议你把这篇文章寄中宣部、中国文联、《人民日报》出版总署等部门，以引起这些主管单位的足够重视。做人得讲良心，是共产党员得讲党性，我对这些持怀疑、否定英烈的人们的心态、动机很难理解，对发表他们的“大作”的单位及其编审们的工作责任心、政治敏感度感到不安。希望在我们党内多一些姬建民这样的“检测员”。我这不是恭维你，这是发自内心的。

                                      沈志鸣

                                   2011年清明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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